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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自强、张丽芸

　　“铃！铃！”清晨 6 点 30 分，两声急促的警铃，
惊醒了睡梦中的科考队员。甲板上传来惊呼：“一
大群热带斑海豚！估计超过 100头了！”
　　大家迅速爬出被窝，不顾满面油光，直接跑上
二楼，只见成群结队的海豚围在“天龙号”科考船
船舷两侧三四米处，上下摆动尾鳍前进，在海面划
出一道道弧线。
　　团队首席科学家李松海纠正：“这不是热带斑
海豚，是长吻飞旋海豚。”一旁的队员边记边说：
“长吻飞旋海豚，6点 20分，GPS位点 46。”
　　这是海上寻鲸的第 9天。

问鲸

　　鲸类是脊索动物门、真兽亚纲、鲸目下属的所
有动物统称，分为齿鲸和须鲸。在人们的习惯描述
中，经常出现几种对不同鲸类动物的称呼：鲸、海
豚和鼠海豚（包括江豚）。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尚未禁止捕鲸。学者王
丕烈随捕鲸船出海，收集了海南岛以北部分南海
海域的一些鲸类信息，并收录于《中国鲸类》和《中
国海兽图鉴》。
　　 1981 年，中国完全停止捕鲸活动。由于单独
组织鲸类科考非常昂贵，当时的基础研究意识也
不强，我国远海性鲸类研究从此陷入停滞，南海鲸
类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南海占我国领海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充分了
解其生物资源，尤其是珍稀动物资源非常必要。鲸
类是全球关注的动物保护对象，是海洋生态系统
的旗舰动物和指示性生物，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
和保护价值。”2012 年底，曾在国外从事多年海洋
哺乳动物研究的李松海回国来到海南，在中科院
深海所继续开展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研究。
　　岭头镇、昌化镇、梅联村……次年，李松海及
其同事走遍海南岛的沿海渔村，向渔民发放 500
多份问卷，调查鲸类踪迹。
　　结果令人振奋：渔民们不仅确定在海上目击
过多种鲸类，还在图鉴上指认出体色特殊的中华
白海豚！次年，科考队在东方至三亚沿海果然找到
了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华白海豚是近岸型鲸类物种，生活的海域
水深往往在 30米以内，离岸距离不超过 30公里。
海南岛西南近海有这么一群珍稀濒危动物，居然
没人知道，说明沿海民众对鲸类动物的关注和科
普认识还非常有限。”李松海有些遗憾地说。
　　 2016 年，深海所建成“海南岛鲸类搁浅记录
专业数据库”。通过数据库收集到的信息，结合之
前对渔民的走访，李松海判断：南海极有可能生活
着丰富的深潜和远海鲸类。
　　只有推测还不够。李松海表示，部分鲸类动物
差异很小，渔民分辨不清；数据库只能统计搁浅动
物的种类，却不知道它们来自哪片海域。要科学评
估南海鲸类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情况，非进行实地
考察不可。

盼鲸

　　去年 4 月，由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
物声学研究室组织的“2019 年南海深潜及远海鲸
类科考”起航，李松海担任航次首席科学家。这是
全世界第一例在南海相应海域开展的深潜和远海
鲸类科学考察航次。该航次共记录到包括抹香鲸、
柯氏喙鲸、短肢领航鲸等 8 个鲸类物种的野外群
体，首次确认南海相应海域有抹香鲸、柯氏喙鲸、
短肢领航鲸等鲸类动物存在。
　　今年 7月 8日，团队再次出发。此次考察区域
集中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陆坡、海
山及海槽水域，比上次范围更广，调查内容和采用
的方法更为多样。
　　今年的科考团队共 15 人，其中 7 人是“ 95
后”研究生，最小的队员才 21岁，几周前刚刚本科
毕业。有的学生已经具有丰富的海上科研经历。一
名学生介绍，他本科读的是水产学院，经常跟着渔

船出海。“渔船很小，船上充斥着机油味和鱼腥味，
非常难受。这是我跟过的最好的船。”
　　这艘“最好的船”排水量只有 450 吨，入水已
经 10 年。除女队员和部分研究员外，其他 8 名队
员与船员一同住在大舱里。大舱只开 3 个直径 40
厘米的圆形窗口，阴暗潮湿；在 0.6 米宽的木床上
睡觉，翻身都要小心翼翼。
　　根据出航前制定的《常态化疫情防控预案》，
每人每天工作前都要测体温、填写健康登记表。其
中一项是“当日身体情况”，共 4个选项，分别是 A
“正常”、B“稍有不适”、C“不适”和 D“不能工作”。
　　 3 个 A，7 个 B，4 个 C，1 个 D，这是整个团
队出海第一天的身体情况记录。船从三亚驶向目
标海域，舟小浪大，队员一时无法适应，晕船严重。
　　条件艰苦，年轻队员们反而更希望尽快看到
鲸类动物，激励自己完成接下来的航程。
　　 5天后，队员们才基本适应船上生活，胃口也
好了起来。航次领队、高级工程师代亮在例会上开
玩笑说，感觉大家已经从“苦难期”进入“享受期”
了，队员们赞同地笑了。
　　——— 但在陆地上，这样的“享受”不过是正常
生活。

探鲸

　　本次科考工作，包括目视观察、声学监测、海
洋漂浮垃圾记录和水样采集分析等。其中以目视
手段，发现、追踪和记录鲸类动物，既是一切工作
的中心，也是基础。
　　与外界想象的可能不同：寻找鲸类动物主要
依靠的，其实是人眼和望远镜。尤其去年，团队未
借助任何仪器，完全靠肉眼，在 14 天内目击鲸类
27群次。
　　鲸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呼气时，呼吸孔会
喷出气柱。齿鲸有一个呼吸孔，须鲸则有一对。形
态学上的差异，令不同鲸类的气柱形态也各不相
同，也为鉴别物种提供了切入点。多数时候，动物
与船相距很远，无法直接观测到，浪花和气柱就成
了重点搜索的对象。

　　早上 8 点至下午 7 点，队员轮流站在驾驶
舱顶部目视搜寻。虽然是集体轮班，但人手太
少，队员们每天轮班 3 次左右，一次就是不间断
的一个半小时。在这片茫茫无际的热带海洋上，
太阳一出来就是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阳光毫无
遮蔽，辣得人睁不开眼；船浸泡在厚重的空气
里，船体表面变得又潮又涩，随便一摸，满手都
是粗盐结晶。
　　无论到船舱外做什么，都必须穿防晒服、戴遮
阳帽和墨镜。一名队员没戴遮阳帽，在后甲板作业
不到半小时，第二天，脸变得通红，紧接着开始脱皮。
防晒服透气较差，人只在甲板上站十几分钟，后背
就像浇过水一样，衣服被汗浸得半透明，皱巴巴地
贴在身上。船上的盐饮料消耗很快，有时一天两箱。
　　目视不仅挑战身体承受能力，更考验耐心。虽
然科考队搜索的海域理论上有丰富的鲸类物种多
样性，但要找到它们却很不容易。目视组成员发现
动物，船员拉短铃提醒，其他人还没登上舱顶，动
物就不见了——— 类似事情发生了很多次。
　　每天目视 11 个小时，最好的纪录，不过一天
听到 3 次短铃。绝大多数时间，目力所及，不是浪
涛滚滚的大海，就是漫延到天际线的白云。寻鲸途
中，大多数时间是枯燥的。

听鲸

　　“报告目视组，收到较强的动物信号。”对讲机
里传来声学组的声音。相较去年，今年寻鲸不再只
是用眼睛看，也要用“耳朵”听。
　　声学组负责人、深海所助理研究员董黎君介
绍，声音是水下最有效的能量传播方式，为适应水
生环境，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发声和听觉能力。它们大都在
水下频繁地发出物种特异性的声音，以进行个体
或群体间的通讯和交流。
　　不同鲸类的发声频率各不相同。鼠海豚（包括
江豚）的高频回声定位信号峰值频率可以达到
120-130 千赫兹，热带斑海豚的则在 90 千赫兹左
右，而人类的听觉范围是 20赫兹至 20千赫兹，无

法直接听到鲸的此类声音。声学组就是借助仪
器来监听动物发声活动的：白天借助拖曳式水
听器实时监听，寻找动物“踪迹”，帮助目视组更
快发现动物；夜间使用自容式声学记录仪全方
位采集和储存各种声音数据，以便进行后续的
动物声行为研究，并通过水听器阵列，研究动物
的高频回声定位信号特征。
　　虽然名叫“声学组”，但他们的工作同样“费
眼”。目视组盯着大海，声学组则盯着电脑屏幕
上的声谱图，结合已知动物声行为特性，判断是
否有动物出没。声谱图的纵轴范围高达 96千赫
兹，有时动物的低频声信号仅在 2-3 千赫兹之
间，与主要声音能量集中于 1-2 千赫兹的背景
噪声几乎重合，如果不集中注意力，很容易就会
因忽略而错过动物。
　　董黎君曾连续 2小时紧盯屏幕，换班时，眼
睛又酸又胀，流泪不止。
　　因为缺少经验，声学组也曾走过弯路。第一
天工作结束时，一名成员兴奋地说发现了抹香鲸
的信号。接下来的几天，疑似抹香鲸的信号也一
直在，连续且有规律。奇怪的是，停船时，信号就
消失；开船时，信号却又出现了。董黎君推断这是
发动机的声音：发动机在水下产生的噪声，在声
谱图上的声学特性和抹香鲸信号较为相似。
　　在本次航程中，一多半鲸群是声学组率先
“听到”、之后再由目视组确认的。

跟鲸

　　“抹香鲸！是抹香鲸！”7 月 24 日中午，李松
海透过望远镜，发现远处有几根标志性的气
柱——— 由于呼吸孔位置特殊，抹香鲸在浮出水
面呼吸时，气柱总是以 45度角向左前方喷出。
　　此时发现抹香鲸，整个团队为之一振：航
程还有 5 天就将结束，队员们先后发现近 10
种鲸类，仍没看到抹香鲸。深海所团队去年曾
在南海发现该物种，今年对于再次目击抱有很
大期待。
　　抹香鲸是最大的齿鲸，是一种典型的深潜

动物，广泛分布于全世界不结冰的海域，从赤道
到两极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具有特别的生
态和保护价值。历史上，抹香鲸因为头部的鲸油
应用广泛，被视为猎捕的重要目标。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一道道气柱依次喷薄
而出，间隔只有两三秒。李松海反而不确定了：
“这么多气柱，未必是抹香鲸，但可能性还是很
大！即使不是抹香鲸，也一定是大家伙，绝对不
是海豚！”
　　待船开近些，只见几头十几米长的动物在
海上缓慢游动，如同几块巨大的漂流木；它们巨
大的头部呈方形，几乎占躯体长度的三分之一。
“错不了，就是抹香鲸！赶快通知大家！”
　　听到有抹香鲸，队员们纷纷放下碗筷，冲上
舱顶。望远镜、相机、手机……各种能拉近距离
的器材，队员们都用上了。“啊！真是抹香鲸！”
“快让我看看，我的相机焦距不够！”“真的好大！
身上还有花纹呢！”大家兴奋又紧张。
　　“船长，船速慢一些，不要吓到它们。”李松
海一面观察，一面用对讲机下命令。发现动物
后，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放小艇，以便近距离观
察拍照，并由声学组成员收集动物声音。
　　“动物没有避船行为，准备放小艇！”一艘载
着 6人的小艇劈开浪涛，渐渐靠近鲸群。小艇长
9 米，比抹香鲸明显短了一截。从大船上看，这
些“大家伙”似乎不怎么动，但小艇跟起来却十
分费力，只是贴近它们就花了 20多分钟。
　　“报告大船，一共有 7 头，其中有 1 头是幼
体！它们在蜕皮！” 
　　抹香鲸蜕皮是自然防污机理的一部分，脱
落的皮肤可用于基因测序，是非常难得的研究
材料。队员们无疑是幸运的。

鉴鲸

　　“这头动物很难判断啊。”“到底是小虎鲸还
是瓜头鲸？”“看它的嘴！有一道白边儿，是典型
的小虎鲸！”科考队员们白天搜寻动物并拍照，
晚上就聚到一起，鉴定发现的物种。
　　这绝非易事：个体大小、背鳍形状、形态和
行为特征等，都是要参照的因素。有些物种差异
非常小，如果拍照时错过了关键特征，就无法识
别。例如，长吻飞旋海豚和长吻真海豚，最大区
别在于后者的背鳍中央有白色斑点；伪虎鲸和
小虎鲸，最大区别在于体型大小不同，后者体型
小，吻端呈白色。
　　除肉眼识别外，一旦发现鲸类，环境 DNA
（eDNA）组成员就要从舷边取海水表层水样。
eDNA 组负责人、海南大学海洋学院老师李建
龙介绍，利用真空抽滤泵，可将水样中的 DNA
富集在滤膜上，进而通过 DNA 测序，从分子生
物学的角度，鉴定并确认鲸类动物的种类和
分布。
　　此次科考历时 21天，航程 3000多公里。考
察共目击到深潜和远海鲸类动物 31 群次、11
个物种，其中深潜鲸类 14 群次、7 种，分别为抹
香鲸、柯氏喙鲸、短肢领航鲸、瑞氏海豚（又叫花
鲸）、伪虎鲸、小虎鲸和瓜头鲸；其他远海鲸类物
种 4 种，分别为热带斑海豚、弗氏海豚、长吻飞
旋海豚和条纹海豚。相较去年，此次科考新发现
并记录到小虎鲸、伪虎鲸、长吻飞旋海豚、瓜头
鲸等 4 个鲸类物种，表明考察海域具有较为丰
富的鲸类物种多样性。
　　科考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母子对”。李松
海介绍，鲸是一类高度社会化的海洋动物，许
多鲸类的社会形态类似于“母系社会”。“母子
对”的发现，表明南海很有可能是这些鲸类群
体的定居场所。
　　“海洋动物、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保护是当
前国际多边交流场合的热点话题，是全球环境
治理的热点议题。研究和保护南海海域海洋生
态环境及其生物资源，尤其是鲸类等珍稀濒危
海洋动物资源。开展南海鲸类资源调查，不管从
科学研究还是保护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李松海说。

南海寻鲸记

▲ 7 月 20 日在南海某海域拍摄的弗氏海豚。  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走走读读

沿着“唐诗之路”游长安马斗全

　　唐诗，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峰，其中心就在都城
长安，即今西安。长安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各地诗
人因任职、游历而多汇聚长安。唐代诗人以山右（旧指
山西）为最多，秦晋毗邻，来往便利，更是多到京城，遂
使长安成为唐诗中心。

　　唐代诗人聚会，多在曲江。曲江，又称曲江池，
唐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前人为杜甫《曲江三章》所作
题注云：“开元中，开凿为胜境，南有紫云楼、芙蓉苑，
西有杏园、慈恩。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李唐皇
帝往往中和（二月初一）、上巳（三月三日）或九日于
此赐宴群臣、新科状元或诗人。而唐代的朝臣、状元
几乎皆能诗，所以曲江池实为宴请诗人的场所。这
样的宴会、雅聚，诗人即使喝醉了失言、失礼，皇上也
不会怪罪。所以一提到曲江，人们就会想起白居易
“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
多”的诗句。

　　“阊阖晴开昳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自知白发
非春事，且尽芳尊恋物华”，是杜甫诗句。杜甫作有曲
江诗多首，其中《曲江二首》最为著名，人多能诵。人们
至今常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是第二首之句。即使
后来他因战乱而流寓蜀中，怀念京师，也还是想着曲
江，著名的《秋兴八首》第一句便是“瞿唐峡口曲江头，
万里风烟接素秋”。

　　杜甫诗题注所云“慈恩”，即慈恩寺，所以元稹诗
有“闲行曲江岸，便宿慈恩寺”句。寺中的慈恩寺塔（即
大雁塔），唐代诗人登览吟咏者极多，又是新及第进士
题名处，所以古今著名。游历西安，有一条寻访诗人遗
踪的路线，人称“唐诗之路”。

　　从曲江出发，第一站应该是崔护“人面不知何

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都城南庄”。其后是浐
水，即八川之一，潘岳《关中记》：“泾 、渭 、灞 、浐 、
酆、镐、潦、潏，所谓八川。”如今外地人多不知浐水
了，唐时却是一条极有名的河流，与灞水齐名，也
是唐人送别之处，遂使“灞浐”成为长安的代称。唐
代诗人以浐水入诗者很多，最有名的应该是韩琮

《暮春浐水送别》：“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
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过得浐水，便上了白鹿原。白鹿原又作“白鹿
塬”，在城东，为浐水、灞水之间的黄土高原，是更
古的地名。传说周平王迁都洛阳途中，曾见原上有
白鹿游弋而得名。白鹿原因处灞水之上，古来又称
灞上。李商隐《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甚好：
“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李白、杜甫、
王维、王昌龄等皆有白鹿原诗。

　　灞水，比浐水和其他几条水更出名，或因灞桥
之故。“灞桥”之名始于春秋时期，唐代诗人所经过
的灞桥，已是隋开皇年间重建之桥。如今的灞桥是
现代混凝土桥。灞桥系长安东去必经通道，古来为
著名送别地，所以送别诗非常多。裴说的《杨柳枝》
最是脍炙人口：“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
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据岑参“置
酒灞亭别”句可知，唐时灞桥头又有灞亭。岑参又
有“初程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句，意思是不要起身
过早，这样可以正好宿于灞桥，陆游以为“至工”。

　　过灞水后，是乐游原。乐游原又称乐游园，杜

甫《乐游园歌》题注：“汉神爵中起乐游苑，在万年
县南，亦名乐游原……（唐）每正月晦日 、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士女毕集。”乐游原乃汉代乐游苑，
唐时更为登高览胜之处，多位诗人在此留下了广
为传诵的诗篇，李商隐《登乐游原》更是几乎尽人
皆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

　　经乐游原，到上林苑。上林苑是汉代著名皇
家园林，又称汉苑、神都苑。《汉书》载：“苑中养百
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
所，容千骑万乘。”苏武被囚匈奴十九年，匈奴谎
称已死，汉使假托汉帝于上林苑射猎得苏武系于
雁足之书，遂得放还，而使“雁足传书”成著名历
史故事和诗文典故。唐以前已多有诗人吟咏，如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上林苑给后人
提供了极好的“诗境”，唐代诗人多游上林而有
诗。李义府《咏乌》：“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唐太宗阅后道：“与卿全树，何止一枝。”亦成佳话
和常用典故。

　　其后是杜陵原。杜陵原是因汉宣帝刘询的杜
陵所在地而得名，又名少陵原。一说到杜陵原或少
陵原，人们便会想到诗圣杜甫。长安有“城南韦杜，
去天尺五”的古民谚，是对汉代韦、杜两大家族地
位和势力之称誉。杜甫所属的杜氏家族，世居杜
曲，在杜陵原下。杜甫后来在杜曲居住了十来年，
故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诗云：“自断此生

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

　　离杜曲很近的韦曲，当然也要一到。唐末著
名诗人韦庄，就是韦曲人。其《韦曲》诗云：“满耳
莺声满眼花，布衣藜杖是生涯。时人若要知名
姓，韦曲西头第一家。”权德舆《酬赵尚书城南看
花日晚先归见寄》记录了杜曲韦曲当时繁华的
景象：“杜城韦曲遍寻春，处处繁花满目新。日暮
归鞍不相待，与君同是醉乡人。”杜曲和韦曲所
在的杜陵原下这片平川，是汉高祖功臣樊哙食
邑，故名樊川，如今也成著名风景区。樊川又是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故里，杜牧诗集便名《樊川
集》。在樊川缅怀杜甫、杜牧、韦庄，真是再好不
过了。且不说产生于此的那许多千古不朽的唐
代诗篇，只此三人诗名，便赋予这个地方特别的
文化含义。

　　之后我们奔向古咸阳。咸阳在长安以西，南
北朝诗人已多有“西游咸阳”诗，阴铿《西游咸阳
中诗》有“上林春色满，咸阳游侠多”之句。唐代
诗人咏咸阳者很多，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
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
马高楼垂柳边。”令狐楚《少年行》则叹：“弓背霞
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
不拟回头望故乡。”两诗皆为名篇。

　　汉唐故地，汉武帝陵、唐太宗陵，还有武则
天陵，历代诗人多有吟咏，再者三人都是诗人，
其陵墓也须一到的。茂陵，除为汉武帝陵外，还

是司马相如老来卧病之处，所以不但唐代诗人
吟咏者极多，而且有多位诗人多次吟咏。茂陵与
汉高祖等四位皇帝陵，合称“五陵”。李白《杜陵
绝句》：“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五陵又为汉
之大官、豪强聚居地，所以唐人诗每有“五陵豪
客”“五陵年少”语。杜甫《哀王孙》：“哀哉王孙慎
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是对历史之感叹，后人
读来，亦颇有警醒之效。我们曾于半道停车凭高
望五陵，自然颇多感慨与联想。

　　唐代诗人多所赋咏的汉代著名宫殿未央
宫，毁于唐末战乱，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
长、使用朝代最多的宫殿。虽说早就知道未央宫
早已不存在了，但对着眼前空旷的田野，还是特
令人多感。只是观望，静而无语，心中惋惜，诵着
王昌龄的绝句名篇“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
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

　　别了未央宫旧址，来到阿房宫旧址。阿房宫
因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尤其是那深沉的结
束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
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之建
造，更胜于未央宫，可惜同未央宫一样，也只有
旧址可寻了。待上车要走时，我还是想多看一眼
那大片的庄稼地，还有不远处的村庄，最后一个
上车。

　　我们所走的“唐诗之路”，是西安及周边的
部分唐诗多发地，如果不是因为有唐代诗人们
为我们留下了如许好诗，也就如其他许许多多
地方一样，只是一个历史地名。正所谓：“休道诗
人风味别，此中真趣不能言。”相信每一个喜爱
唐诗的人，走在这条路上，都会有一种异乎寻常
的美好感觉。


